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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浙江文人沈筠與幕末日本―新史料二題
石 　曉　　軍＊
The Two New Materials: the Communication with  
Shen Yu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Poets at  
the End of the Edo Period of Japan
SHI Xiao-jun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interprets the following two pieces of historical data: 
（1） “Kono Tetto’t Gyoso Rokkyoku Byobu in Hayashida Keigyokan” is collected in 
Keigyokan, Himeji-city, Hyogo Prov. Japan; （2） “Taniguchi Yoroku’s Epitaph” is located 
in the cemetery of Bokusenji Temple, Itami-city, Hyogo Prov. Japan. Both were related the 
communication with Shen Yun （1802-1862）, who was born in Zhejiang Prov. China, and 
Japanese poets at the end of the Edo period of Japan.
Keywords:  Shen Yun （Shen Langxian1802-1862）; Kono Tetto （1825-1867）; 
Taniguchi Yoroku （1822-1864）; “Kono Tetto’t Gyoso Rokkyoku 
Byobu in Hayashida Keigyokan”; Bokusenji Temple; “Taniguchi 
Yoroku’s Epitaph”
（一）　前言
　　清末浙江乍浦詩人沈筠（字實甫，號浪仙，1802-1862）作為《乍浦集詠》（全十六卷、道光二十六年
刊）的編者，其名聲曾遠播幕末日本，在當時的日本朝野文人之間具有一定的知名度1）。然而關於沈筠與幕
 1）	除了沈筠編纂的《乍浦集詠》（全十六卷）在乍浦刊行的當年（道光二十六年即1846年）年末就傳到日本之外，還有嘉
永元年（1848）刊行的伊藤圭介《乍川記事詩》上下卷、向山誠齋《戊申雜綴》卷二十五抄錄的《乍浦集詠》（《向山
誠齋雜記　嘉永·安政篇》第三卷收錄，ゆまに書房2001年）；以及嘉永二年（1849）刊行的小野湖山《乍浦集詠鈔》
四卷等鈔本問世。這些都可以作為反映沈筠在幕末日本影響之佐證。關於這一方面的情況，可參閱先師大庭脩教授的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研究叢刊一，関西大学出版部，1967年）第197～199
頁、同《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同朋舎出版，1984年）第391～394頁，同《漂着船物語―江戸時代
の日中交流》（岩波書店，2001年）第218～226頁。
 ＊	石	曉軍：姬路獨協大學	人間社會學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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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本文人的交遊狀況等方面的情況，歷來卻不大為人們所知。德田武氏2）、亀田一邦氏3）曾耙梳傳世文獻
裡殘存的零星史料，分別對於沈筠與幕末高松藩漢詩人山田梅村（1816-1881）、幕末長崎漢詩人大友遠霞
（1799-1843）、福地苟庵（1795-1862）、山本淡齋（1801-1867）等人之間交往做出過若干考察，此外，筆
者也曾先後圍繞沈筠的生平事蹟、以及沈筠與幕末播磨林田藩漢詩人河野鐵兜（1825-1867）的交遊等問題
發表過若干論考。筆者並基於下述三點理由：其一，沈筠對日本漢學界的關注及研究要早於俞樾《東瀛詩
選》二十餘年；其二，沈筠有關日本的著述數量很大（僅單行本就有八種之多）；其三，沈筠曾大量參閱了
同時代日本文人的著述（例如服部南郭的《大東世語》、岩垣松苗的《國史略》）等書），進一步指出沈筠堪
稱是清末中國研究日本的先驅者之一4）。
　　通過上述這些研究，沈筠與幕末日本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開始浮出水面，但由於史料的欠缺，不明之
處仍然很多，有待於今後進一步深入探討。筆者在考察這一問題的過程中，曾陸續發現了幾則以前不為人
所知或者不被關注的史料。在此擬就其中的兩件加以介紹，並嘗試提出自己的初步解讀。
（二）　《姬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鐵兜筆六曲屏風》
　　《姬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鐵兜筆六曲屏風》現藏於姬路市林田町的江戶時代藩校講堂“敬業館講堂”5）
之內。2012年秋，筆者應姬路市教育委員會之邀，在以該講堂為會場的“敬業館講座”進行講演時，恰巧
該屏風就放置在講壇之後。演講會中間休息時，筆者仔細閱覽了其內容，卻發現該屏風乃是以前從來沒有
聽說過的有關沈筠的一件新史料。簡而言之，該屏風書法雖出自於幕末漢詩人、播磨國林田藩校敬業館教
授河野鐵兜之手，而內容卻是沈筠所作的一首七言長詩（參見圖 1 ）。據姬路市教育委員會文化財課負責人
介紹說，該屏風原來一直為私家所收藏，兩年前才剛剛轉歸姬路市。儘管不太清楚屏風上寫了些什麼具體
內容，但因知道這是河野鐵兜的書法作品，姬路市遂將該屏風放在河野鐵兜曾擔任過教授的林田藩校敬業
館講堂倉庫內加以收藏，兹因這次（2012年秋季）舉辦“敬業館講座”，故拿出來置於講壇之後，想點綴烘
 2）	參閱徳田武《山田梅村と沈筠・賀鏡湖・王克三》，同氏《近世日中文人交流史の研究》（研文出版，2004年所収）。
 3）	參閱亀田一邦《沈浪仙の和詩収集と長崎文人―福地苟庵『蕉稿』とその周辺》，同《幕末防長儒医の研究》（知泉書
館，2006年所収）。
 4）	參閱拙作《河野鉄兜と沈浪仙（沈筠）の交遊に関する新史料―「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鉄兜筆行草六曲屏風」考》
（《姬路獨協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第26號，2013年 3月）、《「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鉄兜筆行草六曲屏風」詩文の著者
沈浪仙（沈筠）について》（《姬路獨協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第27號，2014年 3月）、《清末中國研究日本的先驅者沈
筠事蹟攷》（《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4年第二期，2014年 3月）、《幕末・明治期における播磨の漢詩人と中国文人の
交遊―河野鉄兜、亀山雲平を中心として―》（《姬路獨協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第28號，2015年 1月）、《十九世紀中
葉中日地方文人交流秘史鉤沉—浙江乍浦詩人沈浪仙與日本播磨詩人河野鐵兜的交遊》（《日語學習與研究》2015年第
五期，2015年10月）等文。
 5）	林田藩校“敬業館”創建於寬政六年（1794），文久三年（1863）曾遭火災被毀，據記載旋即重建。藩校原有講堂、練
武場、文庫等建築，僅有“講堂”現存。1979年至1980年間姬路市將該講堂加以整修，成為目前兵庫縣內唯一完整保
存下來的江戶時代藩校建築，1992年被定為姬路市的“指定文化財”。姬路市教育委員會從數年前開始，將該講堂作為
會場，邀請研究者面向市民舉辦“敬業館講座”，演講者與聽眾都坐在榻榻米上，以再現當年藩校授課之情景。具體可
參見姬路市官網 http://www.city.himeji.lg.jp/s110/2212786/_5222/_5250/_5251/_6829.html的介紹。
清末浙江文人沈筠與幕末日本―新史料二題（石）
707
托一下講座會場的氣氛。
　　由於以前一直是私家收藏，姬路市林田町“敬業館講堂”的地理位置又比較偏僻，加之屏風的行草比
較難以辨識等原因，長期以來該屏風一直被束之高閣，管見所及，從來不曾見到過任何介紹、著錄、解讀，
更沒有見到過相關研究。於是筆者遂在徵得姬路市教育委員會文化財課同意之後，當場用手機拍攝了各扇
屏風。隨後將該屏風名稱暫定為《姬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鐵兜筆六曲屏風》，對其內容、性質、年代進行了
初步的解讀。先期研究成果曾於2013年 3月發表在《姬路獨協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第26號（《河野鉄兜と
沈浪仙（沈筠）の交遊に関する新史料―「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鉄兜筆行草六曲屏風」考》）。但因刊載
前稿的紀要發行量很小，不少同道反映見不到筆者發表的該屏風釋文。因此這裡將筆者的屏風釋文再錄如
下（釋文按照詩句分行。每行之前的數字以及括弧內文字均系筆者所加）：
　　錦壇（白文長方印）
　　 1　玉女抽矢戲投壺，鮫人滴淚朱明珠。
　　 2　天公大笑海愁思，境雖不類心聲如。
　　 3　海東諸國論吟事，朝鮮以外唯瑞穗。
　　 4　翰墨能通異域情，遭逢欣值同文世。
　　 5　憶昔室町當國時，風雅未振崇禪緇。
　　 6　江都繼霸開文運，氣涵蔬筍調侏離。
　　 7　正德群公龍驥踊，享保諸家起接踵。
　　 8　古軌尊從漢魏趨，瓣香敬向三唐奉。
　　 9　久之剪彩遺方馨，拘于文囿昧性靈。
　　10　天明數子矯其弊，一變筆染天水碧。
　　11　陳言務去爭新撰，流入淫哇勢難免。
　　12　俗塵漸障妙明心，凡艷詎淑正法眼。
　　13　大塊噫氣軫轉颭，扶桑漢靈揚風旛。
　　14　譬諸歲恆雨暘阻，四時氣備從今朝。
　　15　遠思樓高天咫尺，中有仙人廣朱子。
　　16　蒲廬筠管動生機，春雨滋培萬花蕊。
　　17　眾精墜作球珠珎，谷口老鳳鳴夏聲。
　　18　秀野一鶴警秋露，何殊南訛兼西戎。
　　19　君集手編雪鴻爪，學足三冬遊七道。
　　20　探奇曾至出雲州，弔古遠登吾嬬島。
　　21　去年因事長崎遊，坐花醉月時依劉。
　　22　似我采風及東國，殷勤海舶傳書郵。
　　23　鯉去鴻來昜寒暑，爭躍墨竹闘詩虎。
　　24　羨君老健歸浪華，惑予病絆棲蓬戸。
　　25　停雲東望定青函，卌年詩味同苦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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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冰心一片珠千顆，天海雙管馳雄談。
　　27　談深不覺異邦朝，心知何必曾縁面。
　　28　神交努力各千秋，著述風行抯相見。
　　29　落合雙石惠札論詩　因賦長句奉酬　兼寄廣瀨淡窓　劉石秋
　　30　越秀野諸君　　　　　　　　　　　平湖浪僲沈筠稿
　　31　慶應二年十一月書於醇里之欣軒　　　　越羆
　　　　霽南越羆夢吉氏（白文方印）　　	於今爲庶爲清門（朱文方印）
　　由以上釋文可知，該屏風的內容是一首七言長詩。屏風文字由五十六句七言詩加款識文字構成，全文
共計443字。此外還有三方鈐印。
　　筆者以前對於該屏風的性質、書寫年代、詩文的原作者以及寫作年代、詩文的內容等問題已經做過若
干探討，此處不再展開，只談結論，具體請參閱前揭拙稿6）。
　　就結論而言，根據上述釋文的落款部分（釋文29-31行）可以明顯看出，這件屏風乃是“慶應二年十一
月”即1866年11月由“越羆”（釋文31行）即播磨地區的漢詩人河野鐵兜（1825-1867）7）揮毫而成的一幅行
草作品。然而其內容卻是“平湖浪僲沈筠稿（釋文30行）”，即浙江省平湖縣乍浦的文人沈筠所作的一首長
詩。而且這首長詩乃是沈筠在接到“落合雙石惠札論詩”之後，“因賦長句奉酬”（釋文29行），給日向（今
宮崎縣）的漢詩人落合雙石（1785-1868）的回信。與此同時，沈筠也將這首長詩抄送給了豐後（今大分
縣）的漢詩人廣瀨淡窗（1782-1856）、劉石秋（1796-1869）8）、以及“越秀野”即河野鐵兜。因此也可以說，
這首長詩是沈筠給上述四位幕末日本的漢詩人的一封公開詩文書簡。不僅屏風行草的風格與河野鐵兜其他
傳世作品一致，而且屏風落款處署名“越羆”、以及屏風詩文最前面的白文“錦壇”鈐印、落款之後的白文
“霽南越羆夢吉氏”鈐印、卷末來自杜甫詩句的“於今爲庶爲清門”朱文閒章（詞句印）都常見於河野鐵兜
其他書法作品之中9），因而可以斷定此屏風書法當出自河野鐵兜之手，時在慶應二年（1866）十一月。
 6）	參閱拙作《河野鉄兜と沈浪仙（沈筠）の交遊に関する新史料―「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鉄兜筆行草六曲屏風」考》
（《姬路獨協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第26號，2013年 3月）
 7）	河野鐵兜（1825-1867）出身於播磨國揖東郡網干村（今姬路市網干區）的儒醫之家，工詩，被譽為幕末“芳野三絕”
之一。本名羆，字夢吉，號鐵兜，又號秀野、錦壇、霽南、祝田、晴南、秀史、秀生等；因其先祖來自於南海伊豫（今
愛媛縣）的望族越智氏，故又常常自稱“越羆”。屏風最後提到的“越秀野”也是指河野鐵兜。詳細可參閱四屋恒之撰
《河野鉄兜伝記》（《鉄兜遺稿》上巻，白鷴楼1899年）、田中真治編《鉄兜と其の交友の尺牘》（西播魁新聞社，1929
年）、内海青湖著《詩人河野鉄兜》（龍吟社，1932年）、竹林貫一編《漢学者伝記集成》（関書院，1928年）第165-166
頁、平松勘治編《長崎遊学者事典》（渓水社，1999年）第169-170頁。
 8）	關於落合雙石、廣瀨淡窗、劉石秋的簡歷等可參閱関儀一郎・関義直共編《近世漢学者伝記著作大事典》（井田書店，
1943年）第139頁（落合雙石）、第435-436頁（広瀬淡窓）、第564頁（劉石秋），以及竹林貫一編《漢学者伝記集成》
（関書院，1928年）第1118-1123頁（広瀬淡窓），平松勘治編《長崎遊学者事典》（渓水社，1999年）第387頁（落合雙
石）、第380頁（広瀬淡窓）、第383-385頁（劉石秋）。
 9）	參閱増田喜義著《河野鉄兜漢詩研究》（網干史談会出版部、1995年）附錄十二（同書第559-569頁）《河野鉄兜の印影》
（三脇竹西氏写本）、第569頁；以及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河埜鐡兜七絶／秀野人［撰］》、「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
（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chi03）、索書號：チ03035350093）上所鈐印記。但可惜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的
著錄誤將閒章“於今為庶為清門”釋為“則今弱廉為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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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長詩雖然不見於沈筠流傳至今的詩文集（《守經堂詩集》、《乍浦集詠》），也不見於任何著錄，然而
根據詩文中涉及到的一些內容（諸如21行“去年因事長崎遊”、24行“羨君老健歸浪華”等表現）加之當時
從乍浦到長崎的“唐船”的出航年代10）、以及四位收信人的情況（例如收信人之一的廣瀨淡窗卒於1856年等
因素）來綜合分析，筆者推斷沈筠這首詩（公開書簡）的寫作年代應當是咸豐五年（1855）前後。
　　關於這首詩文的內容，筆者以為大體可以分為下述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1 - 4行，相當於全詩的序言。這部分引用《神異經》中所說的東荒山上“東王公恒與玉女
投壺”的故事11）、《述異記》以及《博物志》中提到的“鮫人泣珠”之典故12），借以代指海外尤其海東之地，
從而引出了“海東諸國論吟事，朝鮮以外唯瑞穗”之句。眾所周知“瑞穗”乃日本的美稱之一，此句意即
若與海東諸國吟詩論文，唯有朝鮮和日本。而其原因正在於“翰墨能通異域情，遭逢欣值同文世”。
　　第二部分：5 -12行。這16句可以說表現了沈筠對於日本漢學發展變遷的一個總體評價或曰印象。從室
町時代的“風雅未振崇禪緇”（ 5行），到江戶時代初期的“氣涵蔬筍調侏離”（ 6行），再到“正德群公龍
驥踊，享保諸家起接踵”（ 7行）諸句，說的即是由於正德年間（1711-1715）、享保年間（1716-1735）的
諸家的活躍，使之形成了“古軌尊從漢魏趨，瓣香敬向三唐奉”（ 8行）的局面。而對於古文辭學派的尊崇
古規，爾後雖有“天明數子矯其弊”（10行），即天明年間（1781-1788）數位學人的矯正，卻最終又導致了
“陳言務去爭新撰，流入淫哇勢難免”（11行），以及“俗塵漸障妙明心，凡艷詎淑正法眼”（12行）的狀況。
這部分內容簡潔地勾劃出了江戶時代各種漢學流派（諸如古文辭學派、漢文戲作等）以及其後的狀況，充
分反映出沈筠對於從室町時代到江戶時代中後期的日本漢學的流變狀況已具有相當的的了解。筆者以為這
一部分乃是這件新史料中最值得注目的內容之一。
　　第三部分：13-20行。這16句表現了沈筠對寫作這首長詩（公開書簡）時的日本漢學界的變化、以及對
四位收信者的稱讚或曰評價。其中13-14行主要是說當時漢學界的新變化、新氣象；第15-16行裡提到的“遠
思樓”是廣瀨淡窗的雅號，當是稱讚廣瀨淡窗開塾教學“廣朱子”之舉；劉石秋本姓合谷，字君鳳，因而
第17行中有“谷口老鳳”之語，似乎是指劉石秋而言；第18行中的“秀野一鶴警秋露”，顯然是在讚揚“秀
野”即河野鐵兜；第19-20兩行，則應該是對於這首長詩的主要收信人落合雙石的評價，不僅因為落合雙石
的代表作是《鴻爪詩集》，還因為其曾遍及日本各地遊學，即“學足三冬遊七道”（19行），“探奇曾至出雲
州，弔古遠登吾嬬島”（20行）。
　　第四部分：21-28行。最後這16句則反映了沈筠與日本的關係，尤其是其與日本漢詩人之間的具體交遊
關係。儘管對於諸如“去年因事長崎遊”（21行）等記載尚待進一步深入探討。但總的說來，正如“殷勤海
舶傳書郵”（22行）、“鯉去鴻來昜寒暑”（23行）、“心知何必曾縁面”（27行）等句所示，通過書信的筆談似
乎仍是沈筠與日本漢詩人的主要交往方式。
10）	關於十九世紀中期從乍浦到長崎的唐船出航年代，參見松浦章教授著《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朋友書店，2002年）
第一部第四編第一章、第三章、第278-279頁、第333頁。
11）	《神異經・東荒經》作“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恒與一玉女投壺，毎投千二百矯，設有入不出者。……
矯出而脱誤不接者，天為之笑”。
12）	《述異記》下：“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泣則出珠”。《洞冥記》作”味勤國在日南，其人
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鮫人之宮，得涙珠，則鮫人所泣珠也”。《博物志》巻九“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
……從水出，寓人家，積曰賣絹。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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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述可知，《姬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鐵兜筆六曲屏風》不僅揭示了之前從未為人所道及的沈筠與上
述四位日本漢詩人的交流情況，同時還為我們提供了十九世紀中葉江浙地方文人對日本漢學界瞭解程度的
新史料，值得重視。
（三）　《谷口與鹿墓誌》
　　《谷口與鹿墓誌》是筆者新近發現的有關沈筠與幕末日本關係的又一件史料。
　　墓誌的主人是江戶時代晚期東山道飛驒地區（今岐阜縣北部高山市一帶）的著名木雕家谷口與鹿
（1822-1864）。谷口與鹿名宗咸、字玄機，別號與六、與鹿、與麓、無醒。以擅長雕刻“まつり”用的“山
車”即花車臺閣四周的木雕而著稱於世。作為江戶時代後期飛驒名匠的代表人物，谷口與鹿留下了大量木
雕作品，其代表作尤以高山市“高山祭”（2016年12月被登錄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無形文化遺產”）的
花車臺閣“麒麟台”之“唐子群遊”雕像以及“惠比壽台”的“長手長足”雕像最為著名。谷口與鹿後因
成為攝津伊丹造酒商的食客而移居伊丹，元治元年（1864）甲子九月二十三日病逝於伊丹，享年43歲13）。其
後由伊丹諸友合資將其葬於曹洞宗墨染寺內墓地（兵庫縣伊丹市中央 6 - 3 - 3 ）14）。
　　筆者與最近實地調查了墨染寺墓地的谷口與鹿墓。其墓碑呈印鈕型，高約60㎝（基座部約30㎝，上部
印鈕部約30㎝，幅約15～20㎝），印鈕部正面隸書墓碑名：“谷口與鹿墓”（參見圖 2 a），背面以及右面楷書
碑文由幕末儒者、1838年出任伊丹鄉校“明倫堂”初代教頭的橋本通（橋本香坡，字大路、號靜庵，1809-
1865）15）撰寫。碑文自背面右側始，背面 9行，右面 7行，共計16行（參見圖 2 b）。
　　下面茲按照碑文原樣橫排如下（斷句標點、每行之前的數字、以及括弧內文字均系筆者所加）：
（正面）
　　谷口與鹿墓
（背面九行）
1　君名宗咸，字元機，號無醒，飛驒人。老
2　祖宗清，以木工著名，世所稱飛驒匠
3　是也。君所刻，神韻生動，不減漢土之
4　名工。嘗經
5　天覽　	敕刻兔盒受
6　叡感賜物。其遊崎港，清舶歸，示君所
7　刻竹根浮龜及梅花印鈕於乍浦文
13）	關於谷口與鹿的簡歷以及事蹟參見飛驒人物事典編輯社編《飛驒人物事典》的《歷史人物編》（高山市民時報社，2000
年 5月）以及上引《谷口與鹿墓誌》右 1 - 2行。
14）	《谷口與鹿墓誌》右 3 - 6行。
15）	關於橋本通（橋本香坡）參見《日本人名大事典》第 5 卷105頁（平凡社，1979年覆刻版），《デジタル版	日本人名大
辞典+Plus》（講談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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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士沈浪仙，々為賦長篇詩，盛稱其技
9　寄贈焉。又善畫，巧緞可愛。為人奇逸，
（右面七行）
1　言行解頤。元治元年甲子九月廿三
2　日病歿於伊丹，年四十三。常尚禪寺，
3　歸依環溪和尚，伊丹諸友合貲請和
4　尚展其所畫羅漢像，修冥福於墨染
5　禪寺，且徙墓所於寺中，亦可觀為人
6　所愛惜也。
7　　　　　　　　橋本通撰
　　根據上面的碑文可知，谷口與鹿的雕刻“神韻生動，不減漢土之名工”，其所刻“竹根浮龜及梅花印
鈕”被來到長崎的清舶帶到中國以後，受到了“乍浦文士沈浪仙”的高度讚賞，而且沈氏還特意“為賦長
篇詩盛稱其技”（背 7 - 8行）。（參見圖 2 b）
　　《谷口與鹿墓誌》的上述記載反映出，沈筠似乎不僅與幕末日本的漢詩人過從甚密，而且他對當時日本
的工藝名匠也十分關注。因此這一記載堪稱珍貴的史料。上述墓誌文中提到沈筠曾專門寫了長篇詩文，盛
讚谷口與鹿的精湛的技藝。倘若能找見沈筠所寫讚揚谷口與鹿的詩作的話，無異將為沈筠與幕末日本文人
的交流增添新的資料。然而筆者檢索了沈筠唯一殘存的詩文集《守經堂詩集》（全十卷），卻未見收載，期
待今後能有機會在其他文獻中發現沈筠這篇詩文。
（四）　小結
　　由於沈筠編篡的《乍浦集詠》在刊行當年就傳至日本，使得沈筠之名遠播幕末日本各地。或許正是基
於這樣一個背景，沈筠與幕末日本文人有着各種形式的廣泛的交往。僅僅從上述兩種新發現的史料來看，
就可以了解到沈筠交流的範圍不僅在長崎，還涉及到了九州各地（日向、豐後）、播磨地區（姬路）等地的
文人墨客，而且甚至與飛驒地區（岐阜高山）的名匠之間也有某種程度的交集。這些都反映出十九世紀中
期前後中日文人交流的廣度和深度，似乎在不少方面超出我們以往的想像，值得今後進一步深入發掘研究。
 （2016年12月初稿，2017年 1月15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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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姬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鐵兜筆六曲屏風》
圖 2 a《谷口與鹿墓誌》（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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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b《谷口與鹿墓誌》（背面）

